
当我乘坐即将驶出高原的出租车
时，在这座高城故作停留，却又彷徨，摊
开手掌，阳光洒在上面，格外圣洁。司机
是一位身高近1米8的，肤色黝黑，眼目
清凉，嘴唇比较厚实的地地道道的藏族
阿科。路途中和阿科聊天时，得知他爷
爷是当年红军路过时在雅砻江边的摆渡
人，爷爷从雅安过来在当地生活时间久
了就融入了当地，他指着八角楼的方向，
就在前面不远处的山脚下，落了脚，安了
家，后来就有了他。他拿出手机，我看
到，他家里面县委颁发的关于老红军的
一份文件，就有他爷爷的名字，名副其实
的红三代。不一会儿，手机铃声响了，司
机强巴大哥操着洋歪歪的普通话，虽然
不顺口，但是和汉人交流是没有问题
的。在后来的交流中得知，他是一个非
常独立和有致富能力的人，他家靠他在
雅江、康定以及成都之间来回跑车挣的
钱就足够一家人日常开销，更厉害的是，
在虫草和松茸季节他都会和村民一样去
挖虫草、捡松茸，干这些他也是难得的好
手，所以家里经济状况不错，人也思维通
达，善于思考，在农村，这是难得的。

途经一家洗车店，停留洗车。洗车

场面积不大，在山脚有一排两层高的平
房，楼下的房间是四间敞开的门帘，第一
间房内整齐的放满了五金物什，剩下的
两间用来停放车子，看到车子停下，店主
过来，熟练的取下车内的所有垫子，另外
一个人提着高压水枪走过了，开始了清
洗工作，流放的泉水，挣脱出虹的弧度，
不断在车身溅出烟花一样细密的水花。
顿了顿，我朝河对面看看，在河边停放了
几辆车，有几个姑娘在那里动作熟练的
洗车，旁边靠着河的防护栏边上有简易
的棚，用木头和亮油布搭建而成，棚内一
位藏族阿科在透明的大玻璃杯内泡了茉
莉花茶，坐在木制的长凳上，我走进时，
闻到茶香四溢，看到我过来也给我取了
纸杯，泡了一杯请我喝茶，我坐在长凳
上，久违的阴凉和涓涓的河流声，是长途
中难得的清凉和凉爽。

路过八角楼村的时候，看到散落山
脚的藏房，极具木雅风情，房屋旁边白
花花的洋芋地连接着藏房，毫无违和
感，自然地连成一体。

当隧道出口的阳光，明晃晃的照在
车窗时，高尔寺满山的松柏林，山旁的
坡地上不时有野猪、青羊、野狗和许多

不知道名字的动物出没，路上有许多川
藏骑行的朋友经过，他们没能打扰野生
动物自在、恬然的生活，山的两旁延伸
的松木让人想到，一颗松木只能遮挡一
寸的土地，成千上万的松柏却能挺拔的
覆盖山连山的山脉，终年守护着川流不
息的车辆，这些松柏林也为世人的出行
和野生动物的生活形成了天然的屏障，
互相毫不干涉，互不影响。

到了塔公草原的时候，草木丰腴，
万里的草原在阳光的沐浴下愈发生机
勃勃，草原上格桑梅朵和不知名的黄
色、蓝色小野花盛开的颜色芳泽了这片
宽广的土地，我想一场雨过后塔公草原
的晨昏一定是生命的颜色，葱郁的是生
命的蓬勃，还有雨中、微风中夹杂的花
香会沁人心脾。就像生命之初，会遇到
整个春天，就像与神对话，满世界的格
桑花就开放了。

多少年没回到山顶。阿资家，几株
高大的柏树在村寨间傲然屹立，没有山
的姿态，没有士兵的士气，这几株高大的
柏树默然、寂静的陪我走过了童年的岁
月，在阿资家房屋旁有一株比5层房屋
还高大的柏树，我回到锅庄屋内，打开精

致的木窗，记得这是外公中年时请木匠
修建的雕刻的花窗，就像外公的心一样，
悉心的在木框之上开出沁人的花香，呵
护着我的童年。窗外柏树随南来的风吹
的窣窣作响，不知何时树的一侧有精致
的木牌上雕刻有用红色的油漆涂抹的
字，树枝根部的枝丫上挂满黄色、白色的
哈达，问了问二姨妈，得知这古树是文物
已经开始保护起来了，西藏的高僧也前
来焚香、敬献哈达，据阿资说这柏树是一
位高僧西藏回来后，随手从西藏带来的
拄路拐杖，到了寨子上随手插在了地上
竟然就生根发芽了。我站在窗边，柏树
枝叶触摸我的额头，我的心房温暖了，双
手合十，默默祝福，柏树长青。

夜幕降临，二姨妈熬一壶清茶，煮
一壶老酒，盘坐在火塘锅庄旁，亦或手
持火钳翻动塘内的炭火，看看在日出般
火红的碳粒上生起白色的火灰，直到翻
出的炭火剥落了火灰，坠落到火塘的最
底层，亦或望向木窗上镶嵌了今夜的月
牙儿，仿佛，她在低眉喝茶间不经意就
侍弄了整个人生……

我想，今夜，就让这火焰和漫天的
星星来读懂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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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北高原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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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理塘相逢
■姚志波

遇见仓央嘉措在理塘
■仁青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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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原本就是高原的黄金季节，
又恰逢假期，携妻一起到高原走走，感
受高原赐予的特殊情结。

汽车在峡谷之中疾驰，看着妻在
身旁闭着眼，抵御着强烈的高原反应，
也许她正睡在高原的梦里吧。翻过一
道垭口，高原就坦坦荡荡的进入我的
视野中，那是一个怎样的高原呀，五颜
六色混杂其间，其中最显眼的就是那
一道道白色的线条在远处跳动。远处
的山峰头顶白色的帽子，端坐在绿色
的睡床上，闲暇时将天空中洁白的云
朵扯下，编织一条哈达，缠绕在自己的
胸口。这是八月青藏高原特有的洁
白，远山近地，云蒸雾腾，一层层的白
就绵延在高原上，占满了你的视线。
此时，我站在高原的面前，心底深处忽
然升起对高原强烈的爱，也许我就是
为了这片绵延的洁白诱惑而来的吧？
这是高原与天空的界线，这是高原的
风塑造的产物。悄然间，高原的风在
我耳边吹过，温柔的抚摸着我的脸颊，
它没有海风的猛烈，也没有峡谷之中
风的疾走啸叫，从温柔的抚摸中可以
感知到高原特有的粗犷与豪迈，仿佛
是来自遥远天际中亘古的温柔，有时
也带有雪的寒冷，显露出不一样的气
候特点。这时候，我的魂魄仿佛被高
原带走，被精心的洗涤，回到千百年前
的原始中，那道道无穷无尽的白光，融
入到时空颠倒的怀里。

高原的天空特别的蓝，就像晶莹
剔透的一块蓝宝石笼罩在高原上，那
蓝色是透彻的蓝，是毫无杂质的蓝，除
了几片漂浮的白云以外，就是一片茫
茫的蓝色，然而就是因为有白云的铺
垫，在天空中显现出江河湖海的样子，
汹涌的江水，澎湃的河流，宁静的湖面
和浩淼的海洋，都是那样的蓝，在白云
的护卫下充满了无限的生机。这时，
我心若止水，没有了一丝杂念，站立在
那里，长久的凝望着它，压榨出心底深
处的渺小，其实这渺小在占据内心的
时候，反到将我的心尽情的拓宽，激发
出对高原蓝色的无限爱恋！

在高原上，还有那一弯又一弯流
动的活水，那一泓泓静止定格的湖水，
都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将高原的蓝尽情

的挥洒，蓝到雪域深处，蓝到你的心灵
深处。在高原深处，那蓝色点缀其间，
在风中摇曳，在草原上滚动，在空中延
伸，一种透光的蓝，仿佛是虚空着的，
不过又是充实着的，仿佛是无色的，然
而又是青碧的，仿佛是渺小的，又是宏
大的，在无疆的天地间任意的驰骋。

在高原白色和蓝色的召唤下，我
将汽车发动，走向那一条通往远山的
柏油路，路旁的山没有了雄奇与伟岸，
而是逶迤而去，只是多了一份厚重的
感觉，在炉霍县虾拉沱，我们再次停
下，站在观景台前观望。虾拉沱，是一
个与祥瑞神鹿的美丽传说紧密相连的
村寨，它一直努力将藏汉文化结合在
一起，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由于各种
文化在这里互相交融，相互促进，形成
了虾拉沱人热爱生活、勤劳善良、尊老
爱幼和团结互助的良好社会风尚。作
为一个远离城市的村寨，这里曾是红
军长征途中藏区的一个主要休整地，
而且也是当时收留和疏散红军伤病号
最多的村寨。眼前是一块长约二十千
米，宽约五千米的高原峡谷平原带，在
一百余平方千米的土地上，一条弯弯
曲曲的河流将平原分成东西两个部
分，东边紧邻一座气势磅礴、峭壁耸立
的大山，这个时节，正是高原暖风盛行
的季节，因为有了暖风的吹拂，只要有
房屋、有土地的地方，都有着金色的
黄，那是油菜花，从高原开始一直攀升
到拉萨，眼前的虾拉沱，沿河的两岸，
两条黄色的带子在蓝蓝的河水边延
伸，似一群无羁的奔马，在河岸边撒
开了欢，奔向遥远的天边，又仿佛是
给河流镶上了黄色的金边，在高原的
土地上弯弯曲曲的缠绕。虾拉沱山
顶的积雪早已化成了白色云雾回归
到天空后，又变成雨滴落回到地面
上，有的钻进了泥土里，有的滚落到
河流里，随波逐流，滚滚而去，山腰以
上，隐隐约约将还能看见点点滴滴的
黄色在那里。近处，在金黄色的油菜
花中，镶嵌着一块块淡黄色的青稞，
它也是高原里不可或缺的景色，高原
的暖风缓缓吹过，轻抚着这些青稞
穗，在微风中上下起伏，如层层浪涌，
向着远处流去。这些黄色，组成了高

原多彩的世界，这黄色给人以振奋，
给人以忧伤，给人以喜悦……

高原还有黑色，在翻越雀儿山时，
我们真切的感受到了高原黑色的凝重，
雀儿山突兀于青藏高原东南缘，位于川
西高原，横断山脉的北部，呈西北、东南
走向。它北衔莫拉山，南接沙鲁里山，
北侧是自西而东的雅砻江支流玉隆
河，南侧是由北环流的金沙江支流夕
河和麦宿河。这黑色，是高原特有的
景象，隆起的山脉，在高原恶劣气候的
影响下，剥蚀了绿色的外衣，裸露出山
的筋骨。那是条条石块组成的，一块
一块重叠着，在阳光的照射下反射出
黑色的光芒，这黑色是那样的耀眼，是
那样的令人肃然起敬，绝对没有黑色
的压抑。崖顶上，嶙峋的怪石有的直
指苍穹，有的斜伸而出，有的摇摇欲
坠，有的稳如磐石，集奇、秀险为一体，
此时几只黑色的乌鸦从垭口处急速飞
过，羽翅鼓荡其四周的空气，发出愉悦
的叫声，为黑色世界中黑色的自己加
油、呐喊、助威。

高原中，更有红色的集聚，路旁的
所有民居，都有红色的点缀，特别是那
些突兀建立在山岭之间，或者草原深
处，或者山脊之上的庙宇，外墙几乎由
红色构成。在德格印经院，这红色更
是占据了整个外墙，我们融入到转经
的潮流，顺着在院墙的外围转动，我也
口中念诵着六字真言，此时，我的心底
被眼前的红色所吸引，一切都只为了
这一抹宫墙外凝重的红色。那一天，
在德格印经院，我仰望着这红色覆盖
的墙体和被红色渲染山体上的村寨，
一刹那，仿佛看到了第12代德格土司
土登泽仁站在官寨里，看着眼前开阔
的土地，以及带着红绳的百姓们，豁然
间，他仿佛受到了神的感召，遂决定在
面前的空地上修建一座藏文印经院，
以弘扬佛法。那一天，在德格印经院，
我看到了不停重复着弯腰、放纸、刷
墨、印版、取纸工作的几位匠人，他们
目不斜视，他们的眼中只有眼前薄薄
的经文和长长的经板，一鞠一躬间，已
对所印制的经文磕上了响头，一日下
来，一张张刻满经文的纸被晾晒到天
井的红色廊柱上，自然的风干，最后在

整理成册，这一页页经文，凝聚了多少
人的心血，是高原红色院墙中的书
写。也是那一天，在德格印经院外，一
位老奶奶摇动着经筒，口中念诵着六
子真言，额角爬满了深深浅浅的皱纹，
两鬓已经斑驳，然而老人红润的脸膛
上，透露出高原特有的色彩。就是那
一天，我竟然忘记了自己，醉在这红色
之中，幻想在这红色之中，我仿佛看见
自己幻化成猎猎的风马旗，在微风中
飘摇，又仿佛幻化成一朵白云，在红色
的经院上空久久的伫立。

行走在甘孜高原上，那绿色以一
种特有的方式在绽放，高原之春要比
平原迟两个月左右，当平原里繁花似
锦时，高原冻土层里那些倔强的小草
才偷偷的钻出地面，几日之后，那绿色
就在高原上舒展，甘孜八月，绿色已充
盈着整个大地，那些原本覆盖住厚厚
冰雪的山巅，融化了积雪，形成一条条
小溪流，在树丛里、石缝中叮叮咚咚的
流淌，达曲河水泛着灰白色的波纹，在
草甸群边静静的流淌，绿了两岸，悠扬
了高原的歌声。站在一处观景台边，
我变换着姿势欣赏着眼前的这片草
原，那一片片泛着绿光的草原挑起我
对绿色的构想，高原原本就应该是绿
色的世界，因为只有这绿才能村托高
原天空的蓝色，山巅的白色，以及红色
外墙的房屋和金黄色的麦浪、油菜花，
不然，怎么能养育出高原的精灵，养育
出高原的色彩呢。这时候，我把目光
锁定在眼前一马平川的草原，青青的
草透出绿意，厚厚的一层，那绿色在眼
前延伸，洗涤着我的眼，此时我想，高
原因为有了绿色，才会让人有了跨马
走天下的冲动，在绿色之中，几顶黑色
的帐篷镶嵌其中，在草原之中是那样
的醒目，仿佛是绿浪之中弄潮的船儿，
也许，高原的绿色只是在山脚吧，于是
我把目光投向连绵的远山，雪峰之下，
层层叠叠的绿从雪山之巅如瀑布般一
泻而下，组成了山的衣裳，一瞬间激发
了我潜藏已久的登顶雄心。眼前的绿
色，娇柔而不做作，厚重而不炫耀，恢
宏而不矫情。

我想，高原的多彩才真正称得上
是高原的生命。

似乎是转眼间我就与理塘对视
了，那一刻，我却拥抱着安静站立。

置身理塘，我不知是行游画中，
还是真成了神话世界中的一员？

灵感飞扬，我在苍山之巅眺望：
云海茫茫，何处不是仙山琼楼、莽莽
苍苍？鬼斧神工，何处不是千姿百
态尽在仙雾弥漫中？

云中诗啊，梦中画！
我顿觉思维呆滞、灵感枯萎。
禁不住大声叩问：
理塘，你究竟是天宫还是人间？
理塘，你究竟是梦境还是现实？
群峰不理。
草木不答。
满目飘逸的尽是云中诗。
满目流动的还是梦中画。
一位画家告诉我：要画理塘，难

啊！因为人间所有的色彩在这里都
黯然失色！

一位作家告诉我：要写理塘，难
啊！因为作家的想象力在这里都显
得苍白无力！

还是一位游客说得好：管它的，
你既然到了理塘，就像喝青稞酒一
样，来它个一醉方休或者醉生梦死
也不枉！

好在，我虽醉犹醒。
我祈祷：人们啊请用你的爱心

保护好理塘的盖世风景！
我试图以一种倾听占据一耸巍

峨，以一种审视亲近另一种审视。
理塘是否感知并不重要，重要

的是我能感受到她的伟岸，生命的
高度在雾霭中袅袅上升，让心灵的
视野比苍山更挺拔。

走进理塘，人们只能用各种神情演
绎自然与藏族文化在心灵中的续写。

这里的云雾已游走千年。这里
的传说已延续万代，仍然走不出天
地一体的呼吸。被掩映的是一段还
在幽咽的敦厚历史；被遮蔽的是属
于未来人们的精彩往事。

云山之间，天空成了一幅幅国画
的留白，把想象的空间留给了读者。

就这样与理塘相逢，我已经忘
记了用文字触摸她的容颜，忘记了
用清水氤氲她的幽峻。大概是她的
变幻莫测，我祈求心灵的荷花为我
凝定一瞬恍惚的心情。

我默默地与理塘凝望，屏息倾
听一种来自亘古的启示：你从冬那
儿流失的，春的雨点会替你找回，
夏从你那儿掠去的，秋的枝头愿为
你偿还。

理塘啊！我和你的相逢只是开始。
尽管我们转身就是千里。
挥手可能已是万年。

世间最美的情郎
我遇见你飘逸的紫红僧裟
行过格聂路 穿过喇嘛庙
又行走在一肩之隔的信仰里

我遇见你洋溢的风采
转动长青春科尔的经筒
邂逅玛吉阿米的绰约
我遇见你驾来洁白的仙鹤
把风马撒向晴空万里
飞到广袤又能把你放得无限大的毛垭草原

我遇见你垒起的玛尼堆
遇见仓央嘉措的神秘
不是为了诱惑
只为了皎洁的月的光
照亮遇见仓央嘉措在理塘

理塘上空的仙鹤
东山顶上的月亮
是谁 撩动流浪情人的初心
是谁 猜出玛吉阿米的心事

门隅密林里的布谷鸟
布宫圣殿里的虔诚者
是谁 春天之上歌唱情歌
是谁 四季之外抒写情诗

一个圣僧 王者 情郎
走过八廓街青石 脚印埋藏心底的尘情

洁白的仙鹤
■拉旺

等待
■无名

雪
落下的片片都是思念

命
走不完的刻刻都是无奈
我望着苍茫的雪域高原
我的绝望是这样的辽阔
辽阔的像这无边的毛垭草原

从今往后的日子，我诵过的经，我转过的玛尼堆
我翻过的神山，我走过的草原，我见过的五色经幡
一切的一切
都是你的样子
我的王！


